
■关 注 ““理解儿童理解儿童 相信儿童相信儿童 引领儿童引领儿童””
——聚焦当下成长的新时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创作

□张昀韬

从童书出版的角度来观察，新时代儿童观

的新变，在创作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

儿童特性得到更多理解，儿童心理受到更细致

的关注，不同年龄段儿童阅读的特点得到重

视；二是自觉引领儿童精神，在广阔而多样的

童年生活中，开掘引领成长的力量。

近十年来，与儿童成长密切相关的社会、

家庭、教育环境都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儿童

文学对此给予及时关注。在小说创作方面，常

新港《尼克代表我》以幻想重合现实，纾解亲子

矛盾；黑鹤《驯鹿六季》书写意外心理创伤之后

的心灵治愈；李东华《焰火》直面成长中的内心

挣扎；赵丽宏《黑木头》思考宠物加入家庭生活

引起亲情关系的变化；黄蓓佳《童眸》细描儿童

对社会和人性的感知和体验。童话则以更柔

和的想象方式提出问题，回应成长的困惑。汤

素兰《犇向绿心》书写城市中的学业压力和人

际压力，如何在乡野中得到释放；迟慧《慢小

孩》将现状中的匆忙反转为童话中的慢，提出

对教育问题的反思；葛竞《永远玩具店》用想象

中的飞鱼弥合现实中不那么和谐的亲子关系；

张牧笛《秋小姐的服装店》面对校园里的霸凌

与歧视，鼓励追寻自我。变化的外因引起的心

理问题不容忽视，儿童文学作家细腻感知儿童

内心并给予理解和支持，在当下的变化中感知

生活，发现问题，为孩子们提供爱、真诚、信心、

道义的力量。

时代在变化，昂扬的精神、丰厚的文化、丰

富的生活得到书写表达，儿童文学题材的丰富

与扩容，展现了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儿童成长想

象。更丰富的地域题材进入创作视野，杨志军

《三江源的扎西德勒》、薛涛《桦皮船》、鲍尔吉·

原野《乌兰牧骑的孩子》、索南才让《哈桑的岛

屿》、徐鲁《罗布泊的孩子》等作品为新时代的

孩子们提供了新鲜的体验和开阔的视野。留

守儿童、特殊儿童以及儿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等话题，也越来越多地被创作者关注并书写。

秦文君《云三彩》写进入城市的留守女孩如何

用乡村的生命力开出新天地；胡永红《上学谣》

在乡村留守儿童的主题下进行了一场独特的

艺术探索；舒辉波《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以非虚

构的方式形成真实的情感冲击。在孩子们的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堂外，传统

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儿童文学为之提供

了生动的体验方式。彭学军《建座瓷窑送给

你》、张之路《雨燕飞越中轴线》、吴新星《苏三

不要哭》等，都是儿童文学对传统文化走进童

年生活的生动书写。

这种对儿童特性的理解与尊重，不仅催生

了更多贴近当代儿童成长和心理发展的作品，

对儿童文学的构思、呈现的样态也产生了影

响。图画书从诗歌、童话主导的幼儿文学门

类中分化出来，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独立门类，

带动了新的幼儿文学创作理念、表达方式的

变化。曹文轩《夏天》、朱自强《会说话的手》、

殷健灵《外婆变成了老娃娃》等作品，都是作

家对讲好图画书故事的用心探索。同时，蔡

皋、弯弯、黑眯等插画家也加入了文本表达，

提供了新的创作方式和艺术感觉。历史、侦

探、军事系列小说从校园小说中分化出来，成

为儿童文学系列故事的新题材，丰富了类型文

学的样态。

理解儿童、相信儿童、引领儿童，从这几个

角度出发的当代儿童文学书写，得到了儿童读

者真切而热烈的回应。从儿童接受的效果来

分析，推动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些可

以深化和细化的内容。对普通儿童当下生活

的挖掘，仍有许多主题值得深耕，有很多问题

值得发现。教育观和儿童观都是在不断发展

变化的，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光芒，提供

长线成长的勇气和底气，儿童文学也可以寻找

切入的角度。许多青年作家经常在选择题材

时感到迷茫，也许选择深入离自己更近的校园

生活，同情同感能获得有意义的发现。此外，

儿童阅读的能力和跨度常常超出我们的预设，

儿童文学作家不应该为创作设限或一味地追

求“清浅小”。要在遵循儿童心理和接受方式

的科学规律基础上，为孩子们创作更多有分量

的厚重之作。

在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版的繁荣曾是

创作繁荣的催化剂；在儿童文学市场回落的时

候，出版也应该充当创作的稳定剂。出版人和

创作者一起沉下来打磨出更好的作品，才能推

动新时代儿童文学向更高处攀登。

（作者系天天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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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始终同社会现实休戚与共，始

终以敏锐触角感知时代。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

抗战儿童文学的出现，拓宽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

想容量与表现疆域。它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

重要一脉，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儿童文学版图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抗战儿童文学始终传递着“反思战争，珍视

和平”的永恒主题，使后世儿童知晓民族曾经历

的苦难与抗争，为新一代提供了宝贵的成长养

分。近百年间，抗战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清晰可

辨。它在炮火纷飞中发轫，新中国成立后，又承

载着革命传统教育的使命，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启

蒙。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儿

童文学创作在反思中酝酿突破。进入新世纪，抗

战题材儿童文学又以多维视角实现新变，在历史

与现实的对话中重焕生机。这条轨迹的背后，既

是文学自身的探索，更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抗战

题材儿童文学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以现实

主义为根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传

统的赓续与儿童精神成长的需求相融合，成为跨

越时代的精神纽带。

塑造新中国的“小小接班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文化单位积极

参与到儿童文学的组织推广工作中，儿童文学日

渐兴盛。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方兴未

艾，抗战儿童文学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

体。此时，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培养无产阶

级接班人的时代命题，让“铭记历史、赓续血脉”

成为儿童文学的核心任务。在党的领导下，文

艺工作者将抗战记忆转化为滋养新一代的精神

养分，使这类作品在数量与影响力上迎来高峰，

开辟了与战时创作一脉相承又独具时代特色的

风格。

这一时期，一批践行“国家本位”价值观的红

色少年儿童形象相继涌现。徐光耀《小兵张嘎》、

管桦《小英雄雨来》、胡奇《小马枪》、郭墟《杨司令

的少先队》、刘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

王愿坚《小游击队员》、刘真《我和小荣》、任大星

《野妹子》、黎汝清《三号瞭望哨》、杨大群《小矿

工》、萧平《三月雪》、周而复《西流水的孩子们》、

颜一烟《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王世镇《枪》、

李伯宁《铁娃娃》、符成珍《平原歼敌记》、苗凤浦

《二十响驳壳枪》等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时期

的作家，也多为战争的亲历者或见证者。徐光耀

的《小兵张嘎》便是“带着体温的回忆”，作者少年

时曾投身冀中抗战，笔下的嘎子既有“摔跤咬人”

的野性，又有“缴枪送情报”的机灵。小说以“枪”

为线索，从木头手枪到真枪的成长，暗合着少年

从顽劣到成熟的蜕变。嘎子的“嘎气”与英雄气

同样鲜活，他会偷偷摸敌人的枪，也会为保护乡

亲而勇斗汉奸，这种“不完美的英雄”形象，突破

了战时作品中儿童形象塑造的符号化倾向，成为

“十七年”文学中深入人心的儿童典型。

其时，以“小英雄”成长为核心，串联起家国

叙事与集体行动，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革命

英雄主义相融合的创作手法也凸显于这一时期

的作品中。同时，这类作品中的儿童具有成长型

特点，大多经由朴素的爱恨走向自觉的革命意

识，完成从孩子到革命战士的蜕变。《小兵张嘎》

中，嘎子的参军动机本是“为家人报仇”，初期他

莽撞、冲动，“嘎性”十足，在八路军战士的引导

下，他逐渐理解“为整个民族打鬼子”的使命，最

终成长为优秀的侦察员。而《小英雄雨来》中的

雨来本是晋察冀边区调皮的“野孩子”，加入抗

日小队后，才逐渐学会了站岗放哨、传递情报，

理解了革命的意义。在革命的锤炼下，小英雄

们展现出“智勇双全”的特质，不论是《小游击队

员》中孤儿樟伢子以掏鸟窝、唱歌等方式向侦察

员传递信息，还是《“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

中孩子们利用伪军伙房缺人手的机会，借烧火

从伙夫口中获得情报，儿童们无不以植根于童

年生活的独特经验和智慧，为革命事业添砖加

瓦。不过，这些儿童形象并非以“孤立英雄”而

存在，而是始终作为革命集体的一员被塑造。

《杨司令的少先队》以“少先队”为单位，描写孩

子们在杨司令领导下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齐

心协力完成集体任务。《西流水的孩子们》则刻

画了山村孩子们组成“孩子团”，分工合作，有的

放哨，有的送信，有的照顾伤员的小战士群像。

这种集体主义的叙事转向，与新中国成立后“强

调集体力量、弱化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思潮密

不可分，在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党通过文学传

递“个人与国家同呼吸”的价值观，而抗战历史恰

是最好的教材。

可以说，“十七年”时期抗战儿童文学始终沿

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前进，在

“再造新人”的目标下，其从儿童本位到国家本

位的转向切合了时代需要，这既是党的文艺方

针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生动实践，更是党引领下

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文化成果。不仅如

此，这一时期的创作依旧延续着党领导下的现

实主义写作传统。作家们并不回避战争的残

酷。《三月雪》中少年在轰炸中失去亲人的悲痛，

《铁娃娃》里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都以真实细

节触动人心；同时，作品更注重在苦难中挖掘希

望，使抗战记忆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将英雄的坚韧、集体的力量内化为成长的养分，

为儿童搭建起从懵懂孩童到有担当的“革命接

班人”的心智桥梁。

在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十七年”时期，诞

生了张嘎、雨来等经典的小英雄艺术形象，但不

少作品塑造的儿童也表现出了不符合其年龄阶

段的成熟与坚毅，有“高大全”的刻板化、模板化

之嫌。在《铁娃娃》中，曹小娃面对敌人的拷打和

火烧，忍受痛苦，坚守秘密，展现出儿童团英勇不

屈的刚毅精神，但也有儿童被过度“英雄化”、脱

离儿童性的偏误。茅盾认为，1960年是儿童文

学理论斗争最激烈的一年，亦是歉收的一年，因

“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

巴巴”，此后十余年间，除李心田《闪闪的红星》

外，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品几乎寥寥无几。

回归“人的文学”，发掘“革命与
人性”的新向度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也让抗战时期儿

童文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变化，逐渐超越单一的

教育功能，开始关注儿童的个体情感与生命体

验，展现出关注日常生活和尊重个性化发展的重

要特征。彼时，幻想、校园、冒险、动物、青春等题

材齐头并进，幽默与游戏元素深受儿童喜爱，抗

战儿童文学也在寻求突破，逐渐从革命教科书式

的书写转向更细腻、多元的表达，抒发时代对历

史重述与人文关怀的双重渴求。

新时期抗战儿童文学热度不减，陈模的《奇

花》影响颇大。陈模曾在革命时期担任过儿童剧

团团长，这部描写抗战时期儿童剧团从成立到全

国辗转，最后解散各自奔赴抗日前线的长篇小

说，塑造了少年党员许英从幼稚、软弱到领导20

余名孩子、扛起剧团责任的坚毅形象。曾为儿童

团团长的王一地在《少年爆炸队》中，以胶东滨海

地区的某村庄为背景，围绕当地民兵与儿童团对

日伪的爆炸战为中心，刻画了春儿哥、杰子、大

升、冬虎等一众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形象。此

外，李楚城《路漫漫》、严阵《荒漠奇踪》、刘厚明

《我和一个日本孩子的故事》、颜一烟《盐丁儿》、

杨啸《野菊花》、木青《山村枪声》、克明《小小铁

流》、哈华《“鬼班长”和她的伙伴》、蔡维才《小铁

头夺马南征记》也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学者王泉根曾将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十

余年间的抗战儿童文学概括为“零距离的接触”

与“近距离的观照”，与二者不同的是，新时期不

少作家多出生、成长于和平时期，与战争相距较

远，难免有“隔膜”之感。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

让文学再次回归人本身，在市场经济、多元思想

和多媒介冲击的复合影响下，儿童文学创作者与

读者的关注重点和热点不再是抗战题材。学者

刘绪源曾提到，部分战争儿童文学的艺术缺憾在

于“私人生活场景”的缺失，集体主义和公共生活

长期模糊了个体的面目，对作品的文学性与儿童

性都有影响。抗战题材若仍延续说教模式，必将

失去对读者和市场的吸引力，因此，在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抗战儿童文学也试图反思问题、打

破窠臼，渐入新境。

这一时期抗战题材中创作视角与儿童形象

的转变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以往作品中“高大全”

的小英雄逐渐让位于广大的普通儿童，作家们不

断反思，战争中的大多数儿童，并非都能冲锋陷

阵，他们恐惧、迷茫与挣扎夹杂的成长历程，同样

是历史的一部分。红色儿童文学作家张品成的

《赤色小子》系列便别开生面，颇具代表性。作品

虽以红军斗争为背景，保持与抗战一脉相承的革

命叙事，却跳脱出战斗英雄的单一叙事模式，生

动鲜活地描写了小红军们的饥饿、想家，因误会

而争吵，以及在犹豫和试探中才逐渐坚定的革命

意识，这些“儿童之为儿童”的细节，让人物更加

真实立体。尽管故事发生在战争年代，作者却没

有从正面描写战争，而是将战争作为背景，试图

发掘“革命与人性”的崭新向度。

尽管新时期的抗战儿童文学作品在数量上

有所减少，也少有家喻户晓的经典儿童形象，但

总体而言还是做出了有益的反思与尝试，作家们

主动调整策略，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注入人

文关怀，以“文学是人学”的体认向着人性层面的

纵深处持续挖掘，让抗战故事的“意义”与“意思”

融洽并存。

立足儿童本位，深掘日常的多
元书写

新世纪抗战儿童文学再度迎来新变浪潮。

这一时期，老中青作家集体发力，“70后”“80后”

作家成为创作主力，他们虽未亲历战争，却凭借

史料挖掘与艺术想象，让抗战历史以更丰富的面

貌走进当代儿童的视野。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儿

童文学作品，或可视为是对传统“战斗叙事”的突

破与挑战，逐渐转向对历史细节、人性深度与儿

童本位的关注。这一时期抗战儿童文学多元书

写的背后，是对弘扬红色文化的持续引领，以及

对历史记忆如何传承的新思考。

新世纪的创作热潮离不开时代的推动。一

方面，抗战胜利70周年、80周年等重要节点接踵

而至，社会对历史记忆的关注度日渐升温，而党

提出的“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的号召，更从政策层面为创作提供支持；另

一方面，如何为在驳杂的网络信息中成长的一代

提供坚守理想信念的精神滋养，也是亟须创作者

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当代儿童身处“娱乐化”“碎

片化”信息的裹挟中，家长与社会对有深度的历

史读物愈发渴求，这既是引导孩子树立正确历史

观的需要，也是作家们重要的创作指向。他们以

作品回应期待，让抗战题材既坚守理想，又好看

耐读。

此时段，作家们对战争的理解逐渐变得深

入，并不过于渲染战争的苦难和惨烈，而是开始

反思战争的本质，逐渐形成了初步的反战意识。

李有干《大芦荡》（2003）呈现出时代风云际会中

的人性光芒和历史艰难岁月里的民族气节，被誉

为少年版的《白鹿原》；曾广贤《抗联的孩子》

（2004）聚焦5名儿童在战火中的成长历程，展现

其觉醒蜕变；金曾豪《芦苇金箭》（2005）讲述了

阳澄湖少年金端阳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武工队

斗争的故事；毛芦芦的“不一样的花季”战争三部

曲（《小城花开》《柳哑子》《绝响》）（2009），以江

南水乡为背景，通过叶一弥、柳哑子、林芝等花

季少年在战火中的命运沉浮，勾勒出抗日战争

时期江南百姓的苦难与抗争，她的“战火中的童

年”四部曲（《大火中的童谣》《摇啊摇，大花船》

《假小子福官》《小女兵》）（2015），延续了对战

争中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注，通过不同境遇少年

的故事，展现了战争下童年的多样面貌。此外，

“红色中国”书系（2013）、“烽火燎原原创少年

小说”（2015）、王然众的“风烟三部曲”(《风烟鹊

华》《烽火弦歌》《风云长路》)(2021)、海小枪枪的

“烽火少年”系列（《我的小小团》《童年的远山》

《灰月亮，白月亮》）（2021）、舒辉波的“战争与

童年”三部曲《剪刀·石头·布》《老狼老狼几点

钟》《躲猫猫》（2023），以及曹文轩的《火印》、黄

蓓佳的《野蜂飞舞》、谷应的《谢谢青木关》、孟宪

明的《三十六声枪响》、柳建伟的《永远追随》等

作品都影响颇大。

这一时期，“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横亘在

作家面前的难题，新世纪的抗战儿童文学创作

承继了新时期的反思精神，作家们从地域特色、

行业群体等小切口入手，还原战争中的“日

常”。薛涛的《满山打鬼子》聚焦东北山林，写少

年与抗联战士一起滑雪、打猎、抗袭敌人，让抗

战故事有了鲜明的地域烙印；史雷的《将军胡

同》扎根老北京胡同，借少年视角展现旗人后裔

与平民百姓在战火中的生活百态，鸽哨、跤术等

京味元素让历史有了烟火气；左昡的《纸飞机》

聚焦重庆大轰炸下的孩童，以纸飞机传递的思

念与勇气，勾勒出防空洞中的童真与坚韧；殷健

灵的《1937·少年夏之秋》以少年夏之秋的视角，

记录上海沦陷前后的动荡岁月，透过家族变迁与

伙伴离散，展现战争对平凡生活的撕裂与少年的

成长，这些作品以“历史拼图”填补了以往叙事中

被忽略的角落，凸显了抗战不仅是战场厮杀，更

是每个普通人的坚守。

随着这一题材创作的愈发成熟，作家们开始

着力于刻画人性真实的复杂之处。李东华的《少

年的荣耀》中，孩童沙吉以一颗“想象中的子弹”

射中了仇人潘子厚，与以往“英雄儿童”手刃敌人

的快感不同，沙吉嚎啕大哭，释放了幼年的丧母

之痛；在《满山打鬼子》中，满山与日本女孩直子

的友谊纯真且可贵。此外，艺术形式的创新也拓

展了表达空间。奇幻、悬疑、多视角叙事等元素

的融入，让作品更加丰富；童喜喜的《影之翼》以

童话形式重述“南京大屠杀”，讲述了男孩王杰与

南京大屠杀冤死者的影子大头相遇，最终以爱化

解仇恨，传递铭记历史而非延续仇恨的故事；在

赖尔的《我和爷爷是战友》中，高中生穿越至抗战

时期与姨爷爷并肩作战，在亲历了战争的艰辛与

热血后，一改思想空虚的叛逆少年面貌，理解了

祖辈的牺牲与信念。与描写正面对抗的战争不

同；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则聚焦于远征军，讲

述少年跟随远征军穿越野人山的艰险历程，在饥

饿、疾病与丛林险境中，刻画出战争中的求生意

志与人性光辉；宋安娜的《泥土里的想念》《小骨

朵》等以抗战时期上海、天津等地大量接纳犹太

难民为背景，借儿童视角展现中犹的深厚友谊和

中国人民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事实上，儿童理解历史的方式，往往始于生

活而非战争。因此，新世纪儿童本位的回归也让

叙事更加贴近读者。简平的《地底下的魔术小天

团》聚焦上海沦陷区的流浪儿，在街头表演时，用

戏法帮地下党传递情报。作品中既有孩子们对

温饱的渴望，也有对魔术的向往，让战争背景下

的儿童生活有了烟火气。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也有许敏球

的《1937少年的征途》、刘海栖的《风雷顶》、徐贵

祥的《狗阵》《晨语》、李燕的《烈火铜铃》、程雪莉

的《太行小兵》、刘东的《回家的孩子》、何方的《少

年连》、方冠晴的《二月谣》、朱丛迁的《天上落玉

兔》、吴洲星的《钟声》、徐鲁的《孩子剧团》《远山

灯火》等一批作品相继涌现。这些多元化的抗

战书写不论关注视点、写作手法如何，在反对战

争、呼唤和平上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立场。这些

书写让抗战历史从过去的故事变成与当代儿童

相契合的精神资源，是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创

造性转化。

近百年来，抗战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就是

一部浓缩的历史记忆与儿童精神的对话史，也是

儿童以勇气与生命书写的抗争史，它让世界看到

中国儿童文学的反战声音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

一脉相承，皆是珍爱和平的人类共识。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儿童文学始终以儿童为本，

以历史为根，为当代儿童提供成长所需的精神养

分，让孩子们在物质丰裕的和平年代，理解责任

与坚守的意义，引导他们在文学中触摸历史的伤

痕，在共情中理解和平的珍贵。

（敖竹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吴翔宇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

文学发展史”阶段性成果）

战争记忆中的儿童书写战争记忆中的儿童书写
——新中国抗战儿童文学创作回望

□敖竹梅 吴翔宇


